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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声调对汉族民歌旋律走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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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民间艺术中，语言与音乐的共生关系极为突出。汉族民歌作为地域文化的关键载体，其旋律形态的塑造和方言

声调系统有着深层次的联系。方言声调所携带的语音特性不仅是地方语言的核心要素，其音高变化的规律性也对音乐表达

产生潜在影响。本文主要分析方言声调与民歌旋律的关系，探究方言声调对汉族民歌旋律走向的影响及其在民歌传承与发

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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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传统音乐的重要载体之一是民歌，其旋律构造始

终与地域方言的音调特征紧密相连。在声调语言体系中，

字词自身的音高变化是音乐创作的原始素材。这种语言与

音乐的内在联系，让民歌创作者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独

有的旋律生成机制。

1. 方言声调与民歌旋律的关系

1.1 声调决定旋律音高走向

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民歌创作往往将方言声调

的调型特征转化为旋律发展的结构原则，其中声调调值的

运动轨迹对音乐线条的塑造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汉语方言中，声调调值的平仄特征与升降幅度制约

着单个字符在旋律中的音高定位，从宏观层面影响着乐句

的形态结构。声调调域的自然波动往往形成旋律运用规范，

创作者在音乐编排过程中会无意识遵循母语音调的运动规

律。当声调系统中存在显著的升降差异时，旋律发展常呈

现音程大跳或连续级进的动态呼应，调值相近的声调类型

则倾向于在音乐中转化为相似的音程组合模式。这种音调

与乐音的系统性映射机制使得民歌旋律深度内化了方言的

韵律特质，形成具有地域识别性的音乐语言特征。

1.2 声调节奏影响旋律的节奏形态

在方言体系中，声调固有的韵律特质常通过艺术转化

形成特定节奏模式，这种转化机制并非机械对应，而是借

助艺术化处理形成内在关联 [2]。以短促调类为例，音乐化呈

现多采用时值压缩或节奏留白手法，形成鲜明的节奏跳跃

特征。这种技术处理延续了方言音系的语音特质，赋予旋

律生动的韵律运动特征。此外，在长沙方言中的“绣”和“菜”

的调值都是 55，在湖南民歌《洗菜心》“奴在绣房中绣花绫”

一句中 “绣”字念诵时是重音和高音，其方言念诵时韵律

节奏中内含了附点节奏的特点。

2. 方言声调对民歌旋律走向的具体影响

2.1 声调音高与旋律音高的对应性

在民族音乐形态研究领域，方言声调与民歌旋律之间

的互动关联是极为关键的切入点。语言声调具备的语音特

性，会直接影响旋律线条的架构。这种音高对应情况，在

地方民歌创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地方方言独特的声调走

向，常常成为塑造旋律形态的内在参照。歌者对唱词语音

的自然韵律进行处理，将其转化为音乐化的旋律走向 [3]。

以四川民歌《槐花几时开》来说，其旋律走向与当地

方言声调的对应关系展现出鲜明创作特征。歌词首句“高

高山上哟一树喔槐哟喂”，语音调值对旋律的行进方向有

着直接影响。在宜宾方言里，“高”字属于阴平调，调值

是 55 的高平调；“山”为阳平调，调值为 21 的低降调；“槐”

属上声调，调值 42 的全降调 。在旋律创作中，首小节“高

高山上”四字的音高走向与方言调值形成镜像关系：第一

拍“高”字对应 sol 音（G4），延续了方言的高平调特点，

第二拍“山”字从 la 音（A4）下行至 sol 音（G4），模拟

阳平调的降调趋势，第三拍“上”字在低音区 mi（E4）保

持平稳，契合去声调的低降特性，为后续旋律发展预留空间。

在旋律细节处理上，方言声调的细微差别会带动音符

产生装饰性变化。以川南方言为例，“哟”作为当地特有

的语气助词，其轻声特点让旋律采用邻音环绕的装饰方式。

在“一树喔槐哟喂”的尾腔部分，围绕 la（A4）音的波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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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是对该方言中语气词自然音高波动的模仿，形成了

富有地域特色的润腔风格。 这种创作手法在实际操作中切

实可行。当地歌者传唱时，会下意识地调整音高走向，让

旋律更契合方言的语音韵律。比如演唱“几时”二字时，“几”

是上声字（调值 42），歌者常常会把原谱的 sol（G4）音即

兴下滑到 mi（E4），通过三度音程下行来强化方言调值的

降调特征。这种即兴调整让书面记谱与实际演唱呈现出动

态对应关系 [4]。

2.2 声调轮廓决定旋律线条的走向

方言声调系统与民歌旋律发展存在深层次互动关系，

这种关系在音乐形态与语言特征融合时展现出鲜明的地域

特色。以吴语地区传统音乐为例，声调轮廓的平仄变化对

乐句走向设计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形成“腔随字转”这一

独特创作规律。

具体来讲，苏州评弹里阴平调具有高平特性，常以延

长音或水平音阶呈现。这种表现方式保留了字调原本的平

稳特质，让旋律具备舒展流畅的审美效果。而入声字发音

短促，在实际演唱中往往会转化为跳跃式音程或短时值音

符。比如，演唱“急”“切”等入声词汇时，演唱者会特

意采用八度大跳或十六分音符的快速处理手段，使音乐节

奏与语言韵律实现同步共振。这种声调与旋律的高度契合

并非偶然，而是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形成的经验性法则。在

粤剧唱腔中也能看到类似规律，阳上声调的曲折变化，常

与旋律的波浪式行进相对应，每个乐音转折点都和字调拐

点精确对应，能让听众理解词义的同时感受音乐之美 [5]。

然而，声调对旋律的制约并非简单的机械对应关系。

在音乐创作过程中，创作者在遵循基本对应原则的基础上

会依据情感表达的需求对音高走向进行适度调整，这种创

作模式在闽南语民歌里展现得极为突出。闽南语拥有七个

声调系统，相较于普通话地区，这一系统催生出更为繁杂

的旋律形态。同一歌词在不同声调组合的影响下，可能演

变出多种旋律变体。这种动态平衡关系，正是中国传统音

乐“依字行腔”理论的核心所在。它促使民歌旋律突破语

言的局限，升华成为独立的音乐表达体系。

2.3 避免“倒字”对旋律的约束

在民歌创作中，方言声调与旋律走向的对应关系，深

刻反映出语言韵律和音乐表达之间的深层互动。以陕北信

天游为例，当歌词中有阳平调字词时演唱者常常会运用从

低音往高音滑动的旋律处理手段。这种选用上行音阶的做

法并非随意为之，而是由方言声调自身蕴含的调值特性所

决定。在当地方言中，阳平调大多呈现为升调形式，其音

高变化轨迹与旋律的上行趋势自然而然地相互呼应。倘若

强行采用下行的音乐处理方式，不但会在听觉上造成不协

调感，还有可能致使语意传达出现偏差 [6]。

与此同时，声调与旋律的对应规律在不同方言区呈现

出独特形态。在湖南花鼓戏中，方言系统中的去声字多为

短促降调，与之搭配的旋律片段常采用快速下行的音阶组

合。演唱时字头做顿挫处理，这样能保留方言特有的发音

质感，让音乐线条的表达边界更清晰。需要注意的是，这

种对应关系并非单纯的音高模仿，而是经过艺术提炼的创

造性转化。以福建南音对入声字的处理为例，演唱者保留

方言短促发音的特点，延长装饰音时值以维持语言韵律的

辨识度，为旋律赋予更丰富的表现空间。

2.4 方言声调差异导致民歌风格的地域性

方言声调与民歌旋律的互动关系，清晰呈现出语言音

乐性的地域分化状况。在漫长的口耳相传过程中，民歌创

作者很自然地把方言的声调特点融入到曲调创作中，进而

形成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旋律形态 [7]。

以西南官话区为例，该区域方言的声调体系较为平缓，

调值变化幅度不大，这样的语音特性直接影响当地民歌的

旋律走向。在四川地区的山歌小调里，旋律线条大多以平

稳的级进方式发展，相邻音高之间过渡自然、顺畅，很少

出现大跳音程。这种音乐形态和当地方言声调的平直特点

相互呼应，让歌唱时歌词的声调与曲调的起伏能够保持协

调一致。比如，在川东地区流传的薅秧号子，它的旋律进

行常常以二度、三度音程交替出现，在保证音高平稳推进

的同时借助节奏形态的变化来增强音乐表现力。对比而言，

保留古汉语声调特征的闽南方言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旋律

特点。闽南方言系统有七个声调类型，调类分化精细，调

值走向复杂，这种丰富的声调系统为旋律创作提供了更多

的创作可能。在闽南语民歌中，经常能看到细腻的装饰性

音型，如倚音、波音等润腔手法频繁运用实际上是对语言

声调细微差别的音乐化处理 [8]。

闽南语民歌里一些特殊音腔的形成，实际上是对古汉

语入声调进行音乐化处理所致。这种把语言声调转化为音

乐语汇的创作传统，让该地区民歌传承了古代音乐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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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造就了极具辨识度的地域风格。不同方言区民歌旋律

呈现差异化发展态势，本质上是语言声调系统在音乐层面的

延伸与重新构建。当地方言声调的音高模式、调值变化范围

以及调型转折特点，都会转变为特定的旋律创作规则。创作

者遵循方言声调规律，对音程关系、节奏组合以及装饰手法

进行艺术加工，逐步构建起稳定的音乐语汇系统。

3. 方言声调在民歌传承与发展中的作用

3.1 塑造民歌的旋律骨架与音乐特征

方言声调作为地方语言的关键要素，其音高变化规律与

民歌旋律的构建有着天然关联。在各地民歌演唱实践中，演

唱者会下意识地依据方言声调的基本走向来对旋律线条加以

调整。这种调整并非单纯的音高对应，而是借助声调的音区

特性、调值跨度以及调型趋势，共同作用于音乐创作过程。

在民歌传承进程中，方言声调系统发挥着音乐基因保

存载体的作用。民间艺人进行口传心授时，常常把方言的

声调规律当作旋律记忆的关键参照。这种基于语言声调的

传承模式，能有效防止旋律形态在代际传承中出现过度变

异。以客家山歌为例，其“双句落板”结构里，每个乐句

尾音的下行处理，正好与客家话仄声字的发音习惯相匹配。

这种长期形成的对应关系，让即使脱离具体歌词，旋律自

身也能引发特定方言区的文化认同感。需要留意的是，当

代民歌创作在借鉴西方作曲技法之际，依然有意识地运用

方言声调。创作者从方言声调里提炼出骨干音程，既保留

了民歌的地域特色，又为旋律创新提供了传统支撑。

3.2 强化文化身份认同与情感共鸣

方言声调与民歌旋律间的关系，本质是语言韵律和音

乐形态的深度融合。在民歌创作过程中词句的声调走向常

常直接决定旋律的起伏态势，这种共生关联在各地民歌里

展现出独特的地域特性。以吴语区民歌为例，方言里多样

的声调变化让旋律线条呈现出婉转曲折的走势。如“阳平”

调值对应的上行音程以及“去声”调值对应的下行滑音，

都使得词曲结合时产生自然的韵律美感。而在北方官话区

的民歌中，这种声调与音高的对应关系呈现出不一样的状

态。比如，冀中平原民歌常运用四度跳进来呼应方言较为

平直的声调，进而形成高亢质朴的音乐风格 [9]。这种语言与

音乐的适配情况，本质上是特定地域群体在长期生活实践

中构建起来的文化编码体系。

在文化传承层面，方言声调对民歌有着不可忽视的浸

润作用，呈现出双重价值。方言声调构建起民歌传播的“声

音密码”，凭借声调与旋律的对应联系维系着传统文化的基

因图谱。民间艺人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开展教学时，方言声调

成为记忆旋律的天然参照。学习者模仿语言声调的自然起伏，

逐渐领悟并内化旋律的走向规律。这种传承模式在苏南田山

歌的“急口歌”里表现得十分显著，其复杂的方言声调系统，

要求歌者精准掌握字调与音高的对应关系。另外，方言声调

所承载的听觉记忆，增强了群体的文化认同感。当听众从民

歌中捕捉到熟悉的乡音声调时，会产生音乐层面的审美共鸣，

进而唤醒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地域文化记忆。

结束语：

总而言之，方言声调与民歌旋律，宛如民族文化基因

的双螺旋结构。语言韵律对音乐形态的塑造反映了自然语

言的客观限制，又彰显出艺术创作的主观创新。这种辩证

统一的关系，让汉族民歌在保有地域特色的情况下构建起

具备普遍审美价值的音乐语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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